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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抗战歌曲创作与歌咏活动研究

宋一平 刘鑫焱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华中地区开辟了抗日民主根据
地，新四军的音乐活动也随之成为根据地歌曲创作与歌咏活动的主体。新四军抗战歌曲始终
与战争现实紧密结合，不仅创作成果数量可观、艺术风格鲜明，相关音乐活动也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新四军抗战歌曲为支援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巩固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现实作
用，也由此成为中国抗战文化中独特的音乐类型。目前，学术界鲜有将新四军抗战歌曲置于
战争视域下，探讨其发展脉络与功能价值。而这些创作实践及其宝贵经验既具有重要的文化
价值，也能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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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的抗战歌曲创作和歌咏活动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时期（以下简称“抗战时期”）产生了

深远影响。这些活动不仅反映了其与军事斗争、抗

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紧密关联，更在支援军事

斗争、巩固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现实作用。

而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创作的新四军音乐，也因此成

为抗战音乐中一种独特的类型。限于本文篇幅与所

掌握的史料，笔者主要以新四军抗战歌曲创作与歌

咏活动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以此管窥华中抗日民

主根据地抗战音乐的整体景观。

从研究现状看，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领域的抗

战音乐研究尚显薄弱。既有研究多为描述性文字，

鲜有将其置于具体军事斗争的语境中，探讨反“扫

荡”、反“围剿”、游击战、阵地战等作战样式与音

乐创作的内在关联。值得强调的是，新四军抗战歌

曲凸显音乐的战斗属性，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价

值。抗战时期，新四军的音乐队伍不断壮大，呈现

出趋于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其间涌现的大量优秀作

品被广为传唱，歌咏活动频繁开展，不仅极大地营

造了抗日救亡的浓厚氛围、鼓舞了军民的抗战士

气，更以歌颂党和军队、服务革命军事斗争的鲜明

导向成为蔚为壮观的抗日诗篇。

一、新四军抗战歌曲发展的历史语境

新四军抗战歌曲的发展，始终与华中抗日民

主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实践深度交融，形成了兼具

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新四军的军事

斗争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是影响该地区抗

战歌曲创作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影响在音乐形

态、题材内容和风格特征等方面都有体现。在华

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抗战歌曲更多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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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武器”存在，不仅积极呼应了军民的军事斗争、

根据地建设等现实需要，更在具体的战斗与建设

实践中发挥了极大的现实作用。

（一） 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

形势

1937年，活动于南方八省的红军与游击队正

式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

军长。1938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对外

挂牌办公。部队整编完成后，随即挺进江南，与

日军展开多次激战。1939 年 2 月，周恩来到达新

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在军部大会上作出重要指

示，确立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

发展”的战略方针［1］，并先后成立了江北、江南

两个指挥中心，开辟了大量敌后游击战场与抗日

民主根据地。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民

主根据地的力量不断壮大，这一态势令以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深感不安。为遏制新四军的

发展势头，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多

次发动针对新四军的摩擦、围攻行动，使新四军

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同时，国民党

顽固派的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与声讨。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与汪伪政权勾结，在

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发动多次残酷的大“扫

荡”。在困局面前，新四军将士不畏强敌，凭借周

密的作战计划与灵活的战术，多次粉碎日伪军的

疯狂攻势，相继取得蒋河口战斗、新塘战斗、繁

昌保卫战、父子岭战斗、皖南反“扫荡”、金牛山

战斗等一系列胜利，为抗战反攻阶段与抗战胜利

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4年，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局部反攻

阶段，新四军发起车桥战役等一系列关键战斗，

大量歼敌，解放众多城镇。1945 年 8 月 9 日，毛

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

抗日民主根据地全面展开反攻，最终将日本侵略

者驱逐出中国领土，赢得了抗战的完全胜利。

（二）新四军文艺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新四军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发展紧密结合了新

四军的政治工作任务和“为兵服务”的宗旨，成

为其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新四军

军部由武昌迁到南昌，随即成立了战地服务团，

下设戏剧组、歌咏组、绘画组、舞蹈组。1939年

后，由沈亚威担任歌咏组组长，章枚等音乐家参

与了歌曲创作，并积极推动了歌咏活动的开展。

新四军的教导总队文化队也是华中抗日民主根据

地一支重要的文艺宣传队伍。1938年，何士德应

陈毅邀请加入新四军。后来，新四军在教导总队

戏剧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文化队，并由何士德担

任队长。为进一步培养文艺骨干，该文化队整合

了戏剧训练班资源，由何士德担任班主任、扬帆

担任指导员，并招收了 70余名学员。文化队教授

音乐、戏剧及军事理论等知识，进一步壮大了新

四军的音乐创作队伍。

战时音乐人才培养是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革

命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在根据地培养更多服

务抗战的专业文艺干部，刘少奇、陈毅等商议决

定，在盐城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下设

四个系，并组建实验剧团。1941 年 2 月 8 日，鲁

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举行了成立大会与开学典礼。

由刘少奇兼任院长，何士德担任音乐系主任，教

员有章枚、孟波等。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虽存

在时间不长，但却是华中地区一所重要的专业艺

术院校，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在抗战

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何士德、章枚、孟波等人发起成立

了“苏北歌咏筹备委员会”，进一步促进了华中抗

日根据地抗战歌曲创作与歌咏活动的发展。由于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地处抗日前线，时常面对

日伪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多重包围和“扫荡”，并

有师生牺牲，因此，新四军军部决定，自 1941年

8 月起停止办学，并将其重组为两个文艺团体，

继续在华中地区开展抗战文艺宣传与人才培养工

作。这个时期，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有新四军

音乐干部训练班、前线剧团、抗敌剧团、拂晓剧

团等大量的战时文艺团体，极大地活跃了根据地

的歌曲创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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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在新四军中汇聚了一大批革命骨

干人才，有大量的音乐家受邀或慕名而来，如何

士德、章枚、孟波、沈亚威等，他们在军旅生涯

中不断成长，并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此外，在

新四军军部及直属单位从事文艺工作的音乐工作

者力量亦很可观。这些人员或是新四军引进的专

业创作者，或是在战斗与宣传实践中历练成长起

来的骨干，广泛分布于新四军各师及直属文艺团

体中。如一师有沈亚威、龙飞、陈大荧、梅滨、

张锐等，二师有孟波、黄粲、晓河、洛辛、胡士

平、何仿等，三师有章枚、刘亚、张天虹、吕若

曾等，四师有沈琪生、刘凤锦、林琳等，五师有

邓耶、杨景成、瞿民等，六师有涂克、黄苇、田

芜等，七师有管荫深、东峰等，苏浙军区、浙东

纵队有张大鹏、戈杨等［2］。这些音乐工作者以高

昂的斗争热情深入到军旅与群众的战斗生活中，

创作出众多以抗战歌曲为代表的经典军旅音乐，

为新四军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作出了极大贡献。

二、新四军的抗战歌曲创作

新四军的抗战歌曲创作紧跟战斗现实，回应

了军队与根据地建设的迫切问题。在艺术风格上，

新四军的抗战歌曲广泛撷取江浙等地区的民间音

乐元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队的精神风

貌，成为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鲜明的文

化标识。音乐创作人才秉持严谨的态度，以专业

的作曲技法，创作出大量历经战火淬炼、具有革

命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新四军

的每个师及其下属部队都有专门的音乐工作者，

他们根据战斗的现实形势与宣传需求进行创作，

展现出因时、因势、因需的“实用理性”。当前，

新四军抗战歌曲的创作研究已逐步引起学术界重

视，新四军歌曲编委会编的《新四军歌曲》［3］和

新四军音乐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编的《新四军音

乐文化图谱》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特别是

《新四军歌曲》，收集了 1937年 10月至 1947年 1月

在新四军中创作与流传的歌曲 496 首，歌曲按部

队编制序列分类，以“军部、一、二、三、四、

五、六、七师、浙东纵队及其所在地区分编”［4］，

集中展现了新四军抗战歌曲的发展全貌。

（一）展现并助力军事斗争的抗战歌曲

毋庸置疑，在新四军抗战歌曲涵盖的众多主

题中，表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与具体战

斗情况是新四军抗战歌曲最突出的主题，相关作

品的数量最为庞大。这些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华中

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意志，为新四军军事斗争

的开展凝聚了精神力量。这类歌曲大致有两个创

作指向：一是旨在打击、瓦解日伪军，表现新四

军开展的反“扫荡”等作战行动，巩固和扩大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表现

新四军的自卫反击斗争。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民主

根据地将后方当作前方，进行了无数次大小战斗，

为维护团结抗战局面、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

了重要贡献。

紧密贴合战争现实是新四军抗战歌曲的突出

特征，亦是这类音乐历经战火淬炼展现的“实用

理性”的集中体现。这些歌曲多带有较强的具象

性，鲜明的叙事性特点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音

乐文献”，表现和记录了具体战役的作战态势。同

时，创作者通过设计旋法、节奏等艺术方法，将

强烈的抗日热情寓于音符之中。

相较于同期及以往的许多歌曲，新四军抗战

歌曲最鲜明的特质在于其与军事斗争的共时互动关

系，如《繁昌之战》（曲再之、吴蔷词，何士德

曲）、《父子岭上》（林因词，何士德曲）、《高家庄

打胜仗》（晓河词曲）、《战洪山》（邓耶词曲）、《涟

水之战》（邱成章词，何仿曲）、《保卫四望山》（杨

景成词曲）等，均是其突出代表。尤其是何士德作

曲的《繁昌之战》，在当时的华中地区广泛传播，

引发了军民的强烈共鸣。歌词具有强烈的写实意

味，音乐则将号召性与叙事性相结合，通过前后情

绪的鲜明对比，生动再现了新四军在繁昌战斗中的

英勇顽强与光辉历史。歌曲一经创作完成，便广为

传唱，不仅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极大地提

振了全军将士与华中根据地民众的抗战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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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伪军在华中根据地实施的残酷的“清

乡”与“扫荡”，新四军广大音乐工作者积极展开

创作，旨在揭露其罪行，反映根据地百姓遭受的

深重苦难。新四军挺进江南后，日军多次对华中

抗日根据地发起疯狂“扫荡”，特别是 1941 年太

平洋战争前后，日军联合汪伪政府集合大量兵力，

对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扫

荡”与“清乡”运动，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大

量无辜百姓。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怀着仇

恨之情，与之展开一系列反“扫荡”作战，予以

有力回击。受此影响，诞生了《坚持苏中疆场》

（沈西蒙词，沈亚威曲）、《金牛山上打胜仗》（许

平词，黄粲曲）、《反投降小调》（孟波、田平词，

孟波曲）、《抗战到底》（钱亦石词，孟波曲）、《反

“清乡”胜利之歌》（吴强词，陈大荧曲）、《粉碎

敌人八路扫荡》（方林词，吴彤曲）、《武装保家

乡》（罗亦诗词，梅滨曲）、《真金不怕烈火烧》

（林放词，沈亚威曲）等大量作品。同时，许多歌

曲以昂扬奋进的斗争话语，歌颂了新四军带领广

大民众机智勇敢地粉碎敌人扫荡的英雄事迹，鼓

舞了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与热情。

在这一时期，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发展迅速，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地区通过

不同方式阻碍抗战进程。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血

腥镇压，新四军团结广大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军

民给予了有力回击，取得多次胜利，极大地提升

了新四军在民众中的抗战威望。这些光辉历程也

较为集中地反映到当时的抗战歌曲中，先后诞生

了《别了，皖南！》（袁国平词，任光曲）、《黄桥

烧饼歌》（李增援词，章枚曲）、《保卫郭村》（陈

毅词，章枚曲）、《一九四二年前奏曲》（鲁军词，

贺绿汀曲）、《中华民族好儿女》（许晴词，孟波

曲）、《准备打大仗》（晓河词曲）等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别了，皖南！》虽非专门表

现国共摩擦的主题，但其隐晦揭示了皖南事变前

夕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与一触即发的危急局势。

1940 年 10 月 19 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所谓

“皓电”，强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赴长江以

北。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创作了《别

了！三年的皖南》的歌词，并邀请任光谱曲，后

定名为《别了，皖南！》。歌曲饱含新四军战士对

皖南战斗生活的留恋之情，同时又以鲜明的军鼓

节奏彰显出将士们勇往直前的崇高形象，歌词中

“扬子江头、淮河新道”的表述直指新四军“向北

发展、向东作战”的战略方针，成为激励部队执

行任务、坚持抗日斗争的精神力量。

歌曲《黄桥烧饼歌》以饱满的音乐情绪刻画

了黄桥战役的战斗情形。1940年 10月，陈毅、粟

裕指挥新四军发起了黄桥战役，新四军以少胜多，

以七千余人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数万人，

为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奠定了基础。在紧张

激烈的战斗中，黄桥人民踊跃支前，家家开炉，

几天内赶制数以万计的黄桥烧饼送到前线，为战

斗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这些场景在歌

曲中得到鲜活呈现。歌曲运用附点节奏和频繁的

力度变化，以 6 段歌词朴实地抒写了新四军与人

民群众的鱼水深情，表达了军民团结坚持抗战、

反对分裂投降的民族精神。

此外，《中华民族好儿女》（许晴词，孟波

曲）、《打个胜仗哈哈哈》（沈西蒙词，沈亚威曲）

等作品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刻画了新四军在面对

日伪军“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围攻的双重困难

面前展现出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

《打个胜仗哈哈哈》采用主歌和副歌结合的结构，

通篇洋溢着部队打胜仗之后的喜悦之情。这首歌

曲运用了“一领众合”的形式，配以方整的曲式

结构和流畅上口的旋律，兼具群众性和战斗性，

既彰显了“人民战士威武又雄壮”的光辉形象，

又歌颂了“到处开展游击战，到处都打漂亮仗”

的胜利成果。这些歌曲一经创作便在华中抗日民

主根据地广为传唱，不仅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

反动本质，更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达了军民对

抗战前途的坚定信心。

在新四军抗战歌曲中，还有大量作品生动展

现了华中根据地建设和军民战斗生活情况，如

《保卫麦收》（许平词，吕蒙曲）、《开荒生产》（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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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荧词曲）、《生产抗战》（晓河词曲）、《浇菜歌》

（晓河词曲）、《渡长江》（赖少其词，何士德曲）、

《整训歌》（晓河词曲）、《夜行军歌》（集体创作）、

《擦枪歌》（吕冈之词，张天虹曲）、《练兵歌》（章

洛词，洛辛曲）、《射击军纪歌》（司徒扬词，章枚

曲）等。这些歌曲在部队中广泛传唱，并时常被

音乐工作者拿来在部队文化生活中表演，深受战

士们的喜欢。这些歌曲既满足了战士们的精神文

化需求，也起到了现实的指导意义，更为我国军

旅音乐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塑造党和人民军队英雄模范形象的歌曲

对党和人民军队英雄模范形象的塑造，是新

四军抗战歌曲的重要内容，其主要表现对象为新

四军及抗战、劳动英雄。

在表现新四军崇高形象的歌曲中，最典型且

传唱度最高的应属《新四军军歌》（陈毅等词、何

士德曲），歌曲以坚毅雄沉的音调表达了新四军征

战南北的光辉历程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

抗战光荣使命。据曲作者何士德回忆，1938 年 3
月上旬，在一次欢迎周恩来同志到皖南的报告会

上，大家邀请他演唱了一首《歌八百壮士》，陈毅

随后用法语演唱了《马赛曲》。“报告会结束后，

陈毅同志很有感触地表示，新四军应该创作一支

《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

前进步伐”［5］。创作新四军军歌的工作交由新四军

副军长项英主持。1939年 3月 30日，陈毅率先完

成歌词初稿 《十年》。4 月上旬，歌词送达军部

后，由项英主持，叶挺、袁国平、李一氓、朱镜

我等进行二度修改，完成了《新四军军歌》修改

稿。6 月下旬，项英、袁国平等人再次同陈毅研

讨商议歌词内容并定稿，后由时任新四军教导总

队文化队队长的作曲家何士德三易其稿，创作才

最终完成。1939 年 7 月 1 日，在新四军庆祝建党

18 周年的纪念大会上首演，由何士德担任指挥，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随即，经新四军党委决议，将该曲正式定名

为《新四军军歌》，后发表在 1939年 10月 12日出

版的新四军《抗敌报》上，并将油印歌谱散发到

各部队中进行学唱。很快，这首作品就传遍了整

个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在

其《重返新四军占领区》一文中曾写道：“没有另

一支军队像新四军这样得到人民如此充分的信任、

称赞和热爱。我在这里听到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

其中唱道：‘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在敌后的长江下游流域，没有再比这句响亮的歌

词更受欢迎的了：‘我们是铁的新四军！’”［6］可

见，这首作品在当时具有广泛的传唱度与不可估

量的影响力。

在歌颂英雄人物的歌曲创作中，比较典型的

应属晓河于 1944 年创作的《罗炳辉射击手》。罗

炳辉在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二师师长，他具备

极高的射击技术与战斗能力，一度成为新四军战

士们尊敬和仰慕的对象。1944年，为了更好地继

续迎接战斗，“新四军开展了一个以射击、投弹、

攻坚、刺杀四大军事技术为主要训练目的的大练

兵，与此同时，掀起了一个‘学习罗炳辉射击手’

的练兵运动。《罗炳辉射击手》这首歌曲，就是在

全师部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学习罗炳辉射击手’

的练兵运动中产生的”［7］。

《罗炳辉射击手》以生动的音乐语言刻画了罗

炳辉用枪如神的形象，歌颂了英雄罗炳辉刻苦训

练的坚毅品质。歌曲诞生后即在部队广泛流传，

成为歌咏比赛的必选曲目之一，并对当时新四军

的练兵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具有提高部

队战斗力的现实指导意义。而《战斗英雄朱长明》

《模范战士赵老三》《模范党员沈进洪》等作品，

主要通过颂扬抗战英雄的模范事迹，树立典型与

榜样，进而鼓舞广大军民奋勇争先、抗战报国。

此外，《我们是无战不胜的铁军》（朱镜我词，

何士德曲）、《新四军万岁》（沈西蒙词，何士德

曲）、《敬礼！新四军》（沈西蒙词，沈亚威曲）、

《新四军真能干》（铁丽词，麦波曲）、《勇敢队》

（李增援词，章枚曲）、《战斗英雄朱长明》（陈庆

良词曲）、《刘桂英是朵大红花》（姜旭词，沈亚威

曲）、《模范战士赵老三》（吴江词，郎静曲）等，

均是这方面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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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映局部反攻与庆祝胜利的相关作品

1944年，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率先进入局部

反攻阶段，粉碎日军多项作战计划，主动发起多

次攻势作战。经过一年多的局部反攻，新四军在

华中地区开辟了更广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

了大片领土，为全国抗战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

件。1945 年 8 月，抗战宣告胜利后，盘踞在华中

高邮的日伪军拒不投降，同年 12月，新四军发起

高邮战役，是“对拒降日伪军的最后一击”［8］，解

放了全国范围内最后一座仍被占领的县城，大量

歼敌、缴获武器。这一阶段的新四军抗战歌曲着

重以“歌颂局部反攻胜利、鼓舞军民决战决胜、

庆祝抗战胜利”为主题，反映了中国抗战最后阶

段的历史面貌。

反映局部反攻与庆祝胜利的相关作品，一部

分聚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时代背景

下，新四军勇往直前地向敌人发起最后进攻的气

势；另一部分则以歌颂共产党领导下新四军的作

战神威，批判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独裁专制

的反动行径，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建立

民主联合政府为主。此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还诞生了一批洋溢着欢

呼雀跃之情、歌颂民族解放胜利的歌曲。这些作

品表达了军民对抗战胜利的热烈欢呼，传递出对

民主建国的急切渴望，在根据地各种庆祝活动中

被广泛演唱。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这些作品也

成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歌曲的最后一批集

中代表，此后的歌曲创作继而转入新的民族解放

斗争任务之中。

其中，较具代表的作品有《抗战形势天天好》

（何秋征词，刘鹏曲）、《敌后进行曲》（潘澄词，

梅滨曲）、《前进！解放区的军民》（陈大荧词曲）、

《柏林城上红旗飘》（采衡词，晓河曲）、《进军曲》

（晓河词曲）、《保卫我们伟大的胜利》（张锐词

曲）、《反攻进行曲》（晓河词曲）、《胜利赞》（晓

河词曲）等。

新四军的抗战歌曲创作，以高度现实主义的

创作方法，紧密贴合抗战时期的军事斗争形势，

既反映了军事作战样态，又为军事斗争和部队建

设服务，起到了瓦解和打击敌军、鼓舞军民士气、

争取外围支持的现实功能。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与标识性，体裁多样，以刚劲豪迈的进行曲为主，

兼具现实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极具辨识度

与实践价值的独特类型。

三、新四军中的歌咏活动及传播

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歌咏活动始终与抗战

实践紧密结合。从现有文献史料看，相关记载主

要聚焦于新四军系统内的歌咏活动。在中共中央

与新四军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推动下，新四军及

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歌咏活动蓬勃发展，

抗战歌声响彻江、淮、河、汉等广袤大地。这些

歌咏活动成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战时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更深度融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军

事斗争实践之中。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曾记述：

“总部和后方，每到星期六晚上，就举行唱歌、跳

舞和演剧，在前方，这些每月至少要举行一次。

每大队，甚至每连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咏演剧队，

演戏的和编戏的都是他们自己训练出来的。”［9］这

一记载足以印证歌咏活动在新四军军旅生活中的

普及程度和重要地位。

抗战歌咏活动在新四军中广泛开展，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重视文艺宣传的优良传统。新四军军

部成立后，军中陆续组建了战地服务团、文化队、

华中鲁艺实验剧团、前线剧团、抗敌剧团、拂晓

剧团等抗战文艺团体，他们深入军队与华中抗日

民主根据地群众之中，正如新四军文艺战士晓河

所言：“新四军文艺活动最突出的表现，一是戏

剧，一是歌咏，群众化的歌咏活动是新四军主要

的音乐活动。”［10］

开展歌咏活动已成为新四军日常文化活动的

重要内容，每次集会都常有抗战歌声相伴。此外，

一系列专门的文艺汇演也有力推动了抗战歌曲的

创作与传播。1939 年 7 月 1 日，新四军军部在皖

南泾县云岭的陈家大祠堂举行庆祝七一晚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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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文化队联合演出，演

唱了《新四军军歌》和四部合唱《国际歌》，由何

士德指挥。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连连称赞：“奇

迹！奇迹！新四军真是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

队。”［11］皖南事变后，在“三一八”政工会上，举

行了抗敌剧团、大众剧团、四旅抗敌剧团、五旅

前锋剧团、六旅战斗剧团五大剧团汇演，并产生

了一批新作品，会议结束时，政治部还为晓河颁

发了歌曲创作奖。在新四军音乐干部训练班举行

结业汇报演出时，贺绿汀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

进行了首演，受到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高级将

领的热烈欢迎。这些相对专业的歌咏活动进一步

推动了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歌曲的

创作与传播。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后，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歌曲创作与

歌咏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

根据地的音乐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开始

更深入地走进工农兵，不仅组织开展大量群众歌

咏活动，还经常下连队教唱抗战歌曲。每个连队

都设有俱乐部，并配备了文化教员，部队的歌咏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收效显著。除部队歌咏活

动得到发展外，这一时期新四军还十分注重当地

农民的文化动员工作。晓河曾回忆：“在根据地

里，那种处处是歌声的局面，真是一个奇迹。以

淮南根据地为例，淮南根据地有 12 个县政权，

工、农、青、妇、儿等群众团体17万余人，小学 700
余所，地方武装 2000余人，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歌

咏大军，从而形成了空前的农民歌咏运动。”［12］这

种全民参与的文艺思想与政策，推动了华中抗日

民主根据地歌咏活动的火热开展，成功配合了抗

战时期新四军的文化动员工作。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歌咏活动，

受敌后战争限制，大都以游击战的方式灵活开展。

这种灵活性不仅体现在音乐活动形式上，也体现

在演出团体的组织形式上。许多团体的组织架构

调整频繁。基于战时思维特点，从素材收集、艺

术构思、歌曲创作，到修改打磨、排练上演，通

常在一天之内完成。可以说，抗战歌曲既是活跃

军队与百姓战时贫乏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

政治工作与文化动员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与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新

四军抗战歌曲得以大规模集中创作，并形成了独

特风貌，其不仅成功配合了中国共产党与新四军

的抗战和政治宣传工作，也及时满足了军民的战

时精神文化需求。

四、结语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歌曲，是动

员军民、建设根据地的重要精神力量。它记录了

革命历史，反映了军民精神世界，是研究抗战文

化的独特文本。新四军抗战歌曲数量可观、艺术

风格鲜明，其歌咏活动内容丰富并注重现实关切，

在推进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曾在新四

军中工作及由新四军培养的诸多音乐人才，无论

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均成为革命音乐工作与文化战线的骨干力量。这

些创作实践及积累的宝贵经验，不仅对我国军旅

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新时代革命历史

题材音乐创作具有重要启示。同时，该领域仍存

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相关史料亟待深度挖掘，

其文化内涵尚需系统阐释，作为红色音乐文化资

源的活化利用路径亦有待探索，这需要学术界持

续展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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